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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的梳理研究 

 

何金龙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118） 

 

摘要：南诏政权为确保洱海坝子心脏地带的安全，从统一洱海坝子起就开始在此着手逐步构筑相关的防御

设施，经过前后近半个世纪三个阶段的苦心经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九重

城，确保了洱海坝子特别是南诏都城的安全，使南诏得以在此基础上向四方发展扩张。此防御体系涉及陆

地面积在 300 平方公里左右，如此庞大规模在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史及城建史上极为罕见。但今之研究南诏

史者未对“九重城”予以过注意，对洱海坝子的南诏诸城址只是逐城分别介绍。本文拂去了蒙在南诏“九

重城”这一独具边疆民族地域特色的都城防御体系上的历史尘埃， 让其重新呈现于世人面前，并首次对洱

海坝子的南诏诸城址进行全面的整体综合梳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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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朝时期的边疆地区先后存在过数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如东北的渤海、

北方的突厥、契丹、西北的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南诏
1
是由西南边隅云南滇西的彝

族所建立，最先发祥于滇西大理坝子
2
南边相邻的巍山坝子南部的蒙舍诏，后来在唐王朝的

支持下蒙舍诏向北发展，先后兼并了同一坝子的蒙巂诏、洱海坝子的石桥诏、石和诏、邓赕

诏、浪穹诏、施浪诏和越析诏等，统一了洱海坝子及其周围地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唐王朝册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称蒙归义，南诏政权正式建

立。此时南诏国的疆土主要为洱海坝子及其东南西三面附近地区。 

南诏立国后，随着势力的扩大、羽翼的丰满，已不再满足局促于洱海坝子，开始东进扩

张，特别是“天宝战争”以后，如果说以前还要表面上维持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的话，现在

则可以放开手脚大肆扩大势力范围了。因此，在公元八世纪中后期，南诏国东伐西讨、南征

北战，从其建政的公元 738 年起至公元八世纪未期的约 60 来年时间内，其势力范围由小小

的洱海区域扩大至北达川西的大渡河南岸，东至黔西，南抵越南及泰国北部，西含缅甸北部，

远较今天的云南省大出许多，在历史上首次统一了云南，从此奠定了云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

省的地域基础。 

尽管南诏国的疆域广阔，但其能够实施有效统治的范围仅主要为滇西地区及滇中区域，

这从其行政设置即可略见一斑。南诏的行政区划设置主要是十赕
3
、六节度、二都督。二都

督设置于南诏连年用兵之地以利对外扩张，即会川、通海；六节度中仅有一个（即拓东节度）

设于滇池区域的拓东城（今昆明）以镇摄治理滇中及滇东地区，另外五个（永昌节度、弄栋

节度、银生节度、剑川节度、丽水节度）均设置在滇西地区，说明滇西地区对南诏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至于十赕（云南赕、白崖赕、品澹赕、邓川赕、蒙舍赕、大厘赕、苴咩赕、蒙

秦赕、矣和赕及赵川赕）全都设置在洱海坝子及其周围地区的洱源、祥云、弥渡及巍山等几

个肥沃坝子，这一区域是南诏国的发祥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根据地和心脏地带；十

赕中又有八赕从东南北三面环卫着洱海坝子。洱海坝子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并

先后建有南诏国的三座都城太和城（原名大和城，从宋初王溥《唐会要》始称“太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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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改“太”的原因不清，或许是笔误所致？整个宋代“太和”“大和”混用，从元代

起均称“太和城”并一直沿袭至今）、大厘城 
4
 和阳苴咩城，从而成为南诏政权的心脏地带

和赖以维持生存下去的根据地，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正因为洱海坝子对南诏政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南诏政权从统一洱海坝子起就开

始着手逐步建立相关的防御设施，经过前后近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严

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从而确保了洱海坝子特别是南诏都城的安全。从史料来看，对此都

城防御体系在明代以前——包括南诏当时——都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形容和称谓，到明代起方

才出现对此都城防御体系的概括性称谓——九重城。 

有关九重城的称谓记载，先后见于《寰宇通志》、《肇域志·云南志》、《古今图书集成》、

《读史方舆记要》
5
 等古籍中。前三书所记过于简单，仅限于提及此名称而已，且误认为是

阳苴咩城“城有九重，基址尚存”，可能系听说一些民间传闻后，以为阳苴咩城自身有九重

城墙，遂姑且记之；记载稍多者为最后一书，但也仅七十来字而已：“九重城，在府境。九

重，犹言九座。《志》云：南诏境内有九重城，皆备土番（即吐蕃）而设，一在河尾里，一

在关邑里，一在太和村，一在北国，一在蟠溪里，一在塔桥，一在摩用，其（余）二城则羊

苴咩、史城也。” 

前人虽然注意到了“九重城”的现象，但仅是简略提及而已，并且或语焉不详，或涵义

不确，或误指。今之研究南诏史者也未对“九重城”引起过注意，对洱海坝子的南诏城址也

只是逐城分别介绍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进行研究。本文将试图从洱海坝子现有实物遗迹

可寻的南诏古城遗址着手，对“九重城”这一都城防御体系进行全面的整体综合梳理和探讨，

对其形成的过程、各城建筑的先后年代、相互之间的关系、防御的主要方向及其价值意义等

予以全面的研究阐述，使其得到应有的关注。 

1  南诏之前洱海坝子的防御状况 

洱海坝子在南诏进入之前即已有相当数量的城郭。“西洱河……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

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各据山川，不相役属……有城郭村邑”；
6
 “河

蛮自固洱河城邑”，“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
7
 当然这些城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只是用于部

落村邑自身防御的军事性质的城堡，故其规模当比较小。由于洱海坝子“人众殷实，……无

大酋长，好结仇怨，”
8
 部落村邑之间没有统一组织，难免为了一些自身的利益而彼此间经

常发生争夺械斗及流血冲突，为了保证本部落村邑的安全，修筑城堡是顺理成章之事，有多

少部落村邑就当有多少城堡，其数量亦当是“数十百”。这些城堡依部落村邑的大小而大小，

小者当不计其数，大者如石和城、石桥城、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邓川城等史书中有

名有姓者。限于自身的人力物力，这些城堡不可能很大，城墙也不可能很高，能围住整个部

落村邑并抵御外敌即可，即便是河蛮的（不是南诏的）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等大城也

不会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南诏遗留下来的这样西抵苍山东临洱海，东西向的南北两道城墙把

洱海坝子拦腰截断。这从邓川城即可看出。邓川城建在洱源县邓川镇东北的德源山山顶上，

城墙只是环山顶夯筑封闭起来自成一椭圆形城，而并未一直夯筑到东西两边的大山脚下，其

周长仅约 0.9 公里，其东西直径最宽处不过 195 米，南北最长处也不过 335 米，面积仅约

52700 平方米
9
，一堂堂有名的大诏之城如此之小，其它小部落村邑之城之小更可想而知。 

正因为洱海坝子的这些城堡规模很小，并且互相之间“不相役属”，没有统一组织，各

自为政，在唐开元年间，面对有唐王朝支持的南诏和邓赕诏联合南北夹击（“邓赕，……咩

罗皮……与蒙归义同伐洱河蛮，遂分据大厘城”）
10
 的进攻，这些“数十百”城堡中的大多

数小城堡不堪一击，倾刻间被各个击破占领，南诏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而有关史书中

都未提及。南诏遇到的较为抵抗强烈的城堡主要是石桥诏、石和诏、太和城、阳苴咩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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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城及邓川城等规模较大的城堡，南诏夺取这些城堡之事在有关史料中均被简略提及，如“大

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

城”。
11
 大概由于遇到了强烈的抵抗，或许是南诏军队当时对攻城尚还缺乏经验，唐王朝曾

派御史严正诲协助南诏攻打石和诏、石桥诏等并统一洱海坝子：“洎先诏与御史严正诲谋靖

边寇，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
12
。南诏和邓赕

诏联合统一洱海坝子后，双方的势力范围划分大致上以大和城和大厘城之间为界，即南诏的

势力范围为洱海坝子南半部，邓赕诏的势力范围为洱海坝子北半部，故才有皮罗阁夺据大和

城、咩罗皮分据大厘城之载。但南诏和邓赕诏的联合对南诏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数月后南诏待自己力量强大便北上进攻咩罗皮，占领了大厘城，不久之后南诏又乘胜占领了

邓赕诏的所在地邓川城（“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邓川城，……与南诏战

败，……遂有城”。）
13
，自此将整个洱海坝子全部据为己有。 

由于统一洱海坝子有功，并且可以利用其来牵制吐蕃，在南诏统一了洱海坝子后，开元

二十六年（738 年），唐王朝对南诏便予以承认，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

南诏这个地方政权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   南诏在洱海坝子北部的防御设施 

南诏对洱海坝子早就觊觎垂涎，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经济

发达，西有苍山之险、东南两面有洱海之堑，可供防御外敌之侵，实为建都立国的好地方。

因此，在统一了洱海坝子并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册封后，南诏于 739 年定都洱海坝子南部的太

和城。为确保这一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南诏开始逐步构筑有关的防御设施。 

如前所述，洱海坝子在南诏占领前即已有数十百城堡，但大多数都很小，在南诏的攻击

下不堪一击。由于太小，被占领后对于南诏的防御没有什么用处，留下来倒易成为河蛮骤众

反叛的堡垒，于是其城墙很可能要么被夷平，要么被废弃。至于被南诏攻占的规模较大的城

堡如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等，因“河蛮遂并北迁，皆羁制于浪诏（今洱源、鹤庆、剑

川一带）”
14
，人去楼空，应当正好可以供南诏军队及其家属等至少暂时居住及防御之用。 

是时，南诏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逐步统一洱海坝子，势力得以扩张，但其北面的吐蕃对

洱海坝子虎视眈眈，“遂并北迁”并受到吐蕃庇护的河蛮亦时刻欲卷土重来。南诏面对来自

北面的威胁和压力不敢掉以轻心，在占领大厘城后，马上在其北面洱海坝子北端苍山洱海间

的狭窄陡坡上修筑要塞龙口城据以扼守，以保障南面的大厘城、阳苴咩城等大城邑、都城太

和城及整个洱海坝子的安全，“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

大厘城，乃筑龙口城为保障”
15
。龙口城后来又名龙首关，从现有史料来看，它可能是南诏

在洱海坝子新筑的第一座城。此时南诏尚未立国，更还未定都太和城，不忙于定都立国，而

是马上修筑龙口城，足见北面的吐蕃对南诏的威胁和压力有多大，同时也说明南诏已决意在

洱海坝子定都立国。从现存遗址来看，龙口城位置确实极为重要（徐霞客有云：“西山之支，

又横突而东……，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当山垂海错之处，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

锁钥……，以据洱海上流也”。）
16
，它地处苍山洱海北端之始稍南，在此苍山脚几乎为狭窄

陡坡直达洱海边，地形十分险要，城即建在这东西均为天堑的狭窄陡坡上。该城筑有东西向

各长约 800 多米的南北两道城墙横亘在苍山洱海之间，把此南北向狭窄通道东西向拦腰截

断，扼守住了由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陆上通道，以便南诏可以放心经营建设洱海坝子这个心

脏地带。龙口城当即《读史方舆记要》中所言的摩用。 

南诏占领大厘城后，原来占据大厘城的邓赕诏向北退回老巢邓川城，联合浪穹、施浪二

诏，举三诏（史称“三浪”，“凡浪穹、邓赕、施浪，总谓之浪人，故云三浪诏也”
17
）之兵

力向南进攻南诏，复惨遭败北，南诏乘胜追击占领了邓川城，“复入邓赕，即与浪穹、施浪

两诏援兵伐归义。于时归义既克大厘，筑龙口城，闻三浪兵至，率众拒战。三浪大败，追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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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邓赕，败卒多陷死于泥沙之中。咩罗皮从此退居野共川（今鹤庆一带）”
18
；“归义夺邓赕”

19
。邓赕诏非但未夺回大厘城，反而连自己的根据地邓川城也被丢失，并且逃得远远的，一

直逃到鹤庆坝子为吐蕃所庇护。而南诏，从其占领大厘城后即筑龙口城来看，它原本不欲或

者是至少暂时不欲马上北上攻打邓赕诏的（其原因一可能是邓赕诏主咩罗皮乃南诏王皮逻阁

之甥，二可能是南诏此时尚未在洱海坝子占稳脚跟），现在三浪打上门来，凭借刚新筑好的

龙口城，南诏不但打败了三浪，而且还乘机北进占领了邓川城，这样，从北面进入洱海坝子

的水陆咽喉要道全部被南诏所控制。   

邓川城的位置相当重要，地处由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战略要地，它“南去龙口城十五里”
20
，“有小山横亘坞中，若当门之槛。截坞而出者，是为德源城（即邓川城），盖古迹也。山

横坞中不甚高，而东西两端，各不属于大山。山之西与卧牛（山）相夹，则罗莳江与邓川驿

路从之；山之东与西山湾山相夹，弥苴佉、闷地二江从之”
21
，也就是说，邓川城所在的小

山既控制沿苍山麓进入洱海坝子的陆路，又控制从洱海北端进入洱海坝子的水路，还控制通

向洱海东部海东地区的陆路 
22
。这真是大自然赐给南诏的一个位置地形绝佳的天然要塞。如

果说龙口城仅控制从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陆路咽喉要道而还未控制从洱海北端入海或从海

东迂回入侵洱海坝子的水上通道的话，那么，占领邓川城之后，南诏已完全将北面的无论是

从陆上还是水上进入洱海坝子的通道全都控制在手上。 

邓川城在南诏占领之前即已有之，南诏占领之初的皮逻阁时期是继续沿用原有之城还是

马上进行了增修扩建，史料对此无载。照理推测，如原来的城足以抵御北面的吐蕃和北逃的

河蛮，则没必要增修扩建；如原来的城或毁或残或规模太小而不足以抵御北面的吐蕃和北逃

的河蛮，则南诏肯定会对之加以增修扩建，因为此时对南诏的威胁只有来自北面的近在咫尺

的吐蕃、北逃的河蛮及败溃的三浪残余，南诏不可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从史料中亦可看

出其重视，“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邓川来往”
23
。阁罗凤为何要在三城之间来往呢？大和

是都城，是其长期居住之地自不用说；大厘城“邑居人户尤众”
24
，是繁华热闹之市，去看

看热闹，了解了解民情也在情理之中；而邓川位于洱海坝子北端，一过此城即为时刻觊觎洱

海坝子的吐蕃、北逃欲卷土重来的河蛮和三浪残余，阁罗凤去哪儿干什么呢？只能解释为邓

川城对南诏的安全太重要了，阁罗凤放心不下，时刻都要去巡视一番，足见其重视程度。皮

逻阁时期是否对邓川城进行增修扩建史料无载，但阁罗凤及异牟寻时期数次的增修则有案可

查，“邓川城……，自阁罗凤及异牟寻皆填固增修，最为名邑”
25
。阁罗凤即位才两三年就与

唐朝发生了著名的“天宝战争”，并同时转而投靠吐蕃，当然不会再与吐蕃为敌，他又死于

779 年，其填固增修邓川城就只可能在天宝战争之前仍与吐蕃为敌之时，也就是刚即位时或

不久（阁罗风即位于 748 年），可见即便南诏已建国十来年，但来自北面的吐蕃的威胁仍时

刻让南诏提心吊胆，经常要对邓川城“填固增修”；至于异弁寻时期，已复与吐蕃决裂为敌，

“填固增修”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存遗址来看，邓川城与洱海坝子的其它南诏城址截然不同。它不象洱海坝子的南诏

城址是从苍山麓直至洱海畔东西向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而只是在德源山山上环山顶夯筑一

椭圆形的封闭起来的城墙，并未一直夯筑到东西两边大山脚下；其周长仅约 0.9 公里，面积

并不大，仅约 52700 平方米，其东西直径最宽处不过 195 米，南北最长处也不过 335 米。之

所以如此，可能由于此地地形奇特险要，凭此已足以抵御北面之敌；另外如要筑城墙至东西

两边山脚，其规模太大，没那人力物力；退一步讲，即便邓川城失陷，还有龙口城可退守。 

至于大厘城（又称史城），“邑居人户尤众。咩罗皮多在此城，并阳苴咩并邓川，今并南

诏往来所居也，家室共守，三处如一”、“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邓川来往”
26
。邓赕诏主

喜欢来这里，南诏王室也喜欢来这里，为何？从“邑居人户尤众”来看，大厘城大概原本就

是一座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的城市（大厘城即今喜州，今仍是洱海坝子除大理市区、大理古城

外最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经济发达的乡镇村邑，其它乡镇无谁能与之一比），南诏王室自然会



 5

经常来此居住游玩看热闹，更何况异牟寻即位后出于生活舒适的考虑等，加之此时诏蕃和好，

唐朝的势力早已退至大渡河北岸，曾将都城从太和城迁于大厘城 
27
，必然会对大厘城加以增

修扩建以保障其安全。由于千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大厘城的城墙今于地面已无存，但当地今

仍有城东、城南、城北等地名。从洱海坝子的其它几座南诏城址来看，大厘城亦应有西起苍

山之麓、东抵洱海之滨、东西向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的南北两道城墙。这样，既保护了城自

身，又可作为太和城、阳苴咩城等都城的第三道屏障。 

在大理古城北约 7 公里的阳苴咩城与大厘城之间，另有一道东西向的夯筑土城墙即“三

阳城”，它西起苍山三阳峰麓，东抵洱海畔，长达 3 公里多 
28
，保存最好处高出地面约 6 米，

墙基宽约 10 米，城因山名。此城正史无载，仅野史提及，如《南诏野史》隆舜传云“光启

二年（886 年），地震……三阳城崩”
29
。从名气太小、正史无载、建筑年代不清及目前只发

现一道城墙（可能本来也只有一道城墙）来看，三阳城当只是一道军事防卫性质的城墙，而

不是民居之城，其建筑年代只可能在南诏建国以后，为南诏新筑，南诏占领洱海坝子之前互

“不相役属”的河蛮是不会构筑如此大规模的单道城墙的，而只可能是互相独立的环形城堡。

至于是筑于天宝战争之前的与吐蕃为敌时期，还是筑于天宝战争以后至 779 年间的诏、蕃和

好时期，或是筑于公元 779 年南诏迁都阳苴咩城之时或之后不久的与吐蕃积怨时期，乃至筑

于南诏与唐王朝复好的苍山会盟（794 年）以后，窃以为筑于迁都阳苴咩城之时或之后不久

的诏、蕃积怨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天宝战争之前，其北面有邓川城、龙口城、大厘城等

三道防线，完全足以确保都城太和城的安然无恙，况且南诏有唐朝的支持，吐蕃也不敢贸然

来犯；至于天宝战争以后到 779 年间的诏、蕃和好时期也不可能筑此城来防御北面的盟友吐

蕃；而苍山会盟以后，吐蕃在南诏与唐朝的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其南边的势力范围由邓川以

北的邓川坝子而退回到滇西北的迪庆州及以北地区，从此以后对洱海坝子再也未构成威胁，

只有南诏去攻打它，还筑三阳城干什么？而南诏之所以迁都阳苴咩城，其原因是 779 年南诏

与吐蕃联军犯川欲取成都，为唐朝军队所大败，吐蕃迁怒于南诏，“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

“以为不安，遂改创阳苴咩城”、“贞元中，异牟寻寇西川败还，惧，筑羊苴咩城……，徙居

之”
30
。经笔者实地考察，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阳苴咩城的地形较缓而平坦，不如太和城易

守难攻。可能南诏统治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鉴于北面的吐蕃一直对洱海坝子垂涎觊觎，在此

时迁怒于南诏并可能乘机对南诏有所动作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新都阳苴咩城的安全，除了加

强阳苴咩城自身的防御设施外，在其北面已有邓川城、龙口城、大厘城等三道防线的基础上

仍不放心，于大厘城与阳苴咩城之间新筑三阳城，从而在阳苴咩城以北形成了四道防线。所

以，三阳城的修筑年代很可能在南诏迁都阳苴咩城与苍山会盟之间。这期间，南诏既已与吐

蕃有了积怨，矛盾重重，又尚未与唐朝复好从而得到唐朝的支持，只有独自面对来自吐蕃可

能的威胁，处境最为艰难，此时修筑三阳城显得尤为必要。该三阳城当即《读史方舆记要》

中所言的塔桥城 
31
。 

阳苴咩城原亦为河蛮所建城郭之一，南诏统一洱海坝子后至 781 年左右作为新都城前之

间，似乎未对该城进行过增修扩建，正史中此期间也没有南诏王室来此活动的记载，可能在

此期间阳苴咩城这个原河蛮的城郭只是被南诏一般沿用而已，规模也不大，因而对都城太和

城来讲它并不构成北面的一道防线。 

综上所述，南诏统一洱海坝子后至 794 年间，为了对付来自北面吐蕃的威胁，先后新筑

了龙口城、三阳城，对邓川城、大厘城等则填固增修扩建，在北面构筑了四重防线，以确保

都城太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及洱海坝子的安全。事实上确也如此，北面的吐蕃或者欲卷

土重来的河蛮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踏入过洱海坝子。 

3  南诏在洱海坝子南部的防御设施 

南诏在天宝战争以前与唐朝友好，并得到了唐朝的大力支持统一了洱海坝子，此时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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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的吐蕃和北逃并受到吐蕃庇护的河蛮，因而在北面先后构筑了邓川

城、龙口城、大厘城等三重防线。其南面则基本没有任何防御设施，这一方面是由于南面有

天险西洱河可凭借以资防御，另一方面是南面无敌可防，唐朝是盟友，巍山坝子、弥渡坝子

等是自己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不需要任何防备。即便原来攻占的河蛮石桥城，因为南面不存

在军事威胁，对攻占的石桥城可能废置不顾”
32
。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率领的唐军

连西洱河都未攻过去，使得南诏以为凭借西洱河天险已足以防御南面的威胁，故在西洱河北

岸也未构筑什么防御设施，因而当第二次天宝战争爆发后，“战事不是首先在龙尾城展开攻

守战，阁罗凤是将李宓的孤军‘诱之至太和城，闭壁不战’，然后再与吐蕃联军夹击而歼灭

唐李宓军的，这表明天宝战争时，龙尾城尚未修筑，天宝战争唐李宓军可长驱直入直逼太和

城下，这就显示了在南路原石桥城一线修筑城垒以拱卫都城太和城的必要性”。
33
  说是诱之，

实际上恐怕是李泌所率军队比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的军队战斗力更强，因而西洱河天

险被攻破，李泌的军队直逼太和城下。 

第二次天宝战争时唐李宓军队比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的军队能攻善战，竟攻破没

有防御设施的西洱河天险而“深入至太和城”
34
，使南诏不得不考虑南面的防御问题，尽管

此战最后以南诏胜利而告终，南诏还是立即着手修筑南面的防御设施龙尾城。“龙尾城，阁

罗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
35
，明言龙尾城为阁罗凤时期所筑，筑于苍

山斜阳峰南麓的西洱河北岸，借用西洱河的高差修筑城墙，故临河一面高达 10 米左右，城

墙东起大关邑村，西至天生桥，长 4 公里多，但今已所剩无几，仅存打渔村附近约 250 米一

段。龙尾城亦为单城，即只有一道从苍山麓顺山而下然后沿西洱河北岸东去的城墙，其军事

防御性质一目了然，而非为居民之城，纯属防御之用。龙尾城当即《读史方舆记要》中所言

的河尾里。  

从现在所存遗址来看，南诏在洱海坝子南面仅修筑了龙尾城以资防御，此外即再未另筑

它城，十几年前南诏统一洱海坝子时攻占的石和城可能亦早已被废弃不用。南诏在南面的防

御设施较之北面似乎显得薄弱，北面至少有三重防线，而对于都城太和城来说，南面则只有

一重防线，即便 779 年后迁都大厘城及阳苴咩城，其都城南面亦只不过再增加了太和城一道

防线面已，也仅两重防线。究其原因，推测一是南面的威胁始终没有北面大，第二次天宝战

争时李宓的军队尽管深入到了太和城下，但南诏凭借太和城坚固的城墙仍以胜利告终，故对

太和城的防御能力还是有信心的，后来又凭借西洱河天险修筑了龙尾城，多增加了一、两重

防线，更当无南面之忧；另外，从西洱河以南的地形来看基本都为平坝地区，无天险可凭借

以资筑城，实在要筑的话也只能在平坝地区筑城，既阻挡不了来犯之敌，反而倒可能被围而

歼之，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筑。再者，当初李宓的军队之所以能深入到太和城下，恐怕与事

发仓促，南诏原本不打算（或至少是暂不打算）与唐朝为敌，因而来不及进行战争准备，或

对唐朝军队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对自身的防御能力又太过自信轻敌有关。如打算与唐朝为敌

并又不自信轻敌的话，只须在龙尾城处予以准备，严阵以待，李宓的军队恐怕无论如何也过

不了西洱河天险，更不用说深入到太和城下了。况且，自天宝战争以后，南诏的势力得到极

大的增强，吐蕃已成为它的盟友，唐朝的势力范围已退出云南而缩至大渡河以北，再也没有

对南诏构成过威胁，南诏不但未处于守势，反而以攻为守四面扩张，其势力范围大到远远超

出今天的云南省的区域，把现今周边省和周边国家的一部份也据为己有，只有它去进攻别人，

却再也没有谁来入侵过南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诏因自身内部矛盾激化而灭亡。 

4  南诏都城自身的防御设施  

尽管南北两面已有了数道防线，但南诏统治者仍不放心，担心有朝一日敌人会兵临城下

（这种担心在第二次天宝战争期间得到了证实），因而对都城的修筑都是以假设敌人会攻至

城下来考虑的，故其城墙均西起苍山之麓，东抵洱海之滨，东西长达三、四公里，仍是东西

向南北两道城墙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不让敌人有从苍山上或洱海畔迂回攻入城内的可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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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对城墙的夯筑质量亦格外重视，第一次天宝战争后即对太和城的城墙进行加固。以笔者

领队调查勘探过的太和城为例，其在山坡上的城墙多以碎岩石掺少量泥土夯筑得相当坚硬，

有的地方竟坚硬如石，虽地处陡峭山坡仍历千年风雨而不倒，现仍残高 6.6 米，底残宽 7.1

米，在地势较缓地带的城墙，今残宽竟达 14 余米，残高 10 米左右，其当初的坚固雄伟易守

难攻不言自明，难怪第二次天宝战争中李宓的军队尽管已攻至太和城下，却仍拿此城奈何不

得，反遭败绩。有坚固的外城墙还不放心，南诏统治者恐怕外城被攻破，在城西端地势陡峭

的小山核桃山上又修筑了内城，以便外城一旦被攻破可上山退守内城。就这样仍还不放心，

因为内城东端地势稍缓，在内城的东端又再修筑圆形瓮城。内城内又筑瓮城，这种现象极为

少见 
36
。南诏统治者对安全的担忧到了何等的程度。当然，南诏统治者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

在第二次天宝战争期间，尽管唐朝军队已攻至太和城下，但面对南诏的强烈抵抗和坚固的太

和城城墙始终没有办法，最后以唐朝军队失败主将沉江而死告终。 

后来的另外两座都城大厘城、阳苴咩城，由于史料所载太少及未进行过考古勘探，其自

身的防御设施情况不太清楚。对于阳苴咩城，现仅知其北城墙位于梅溪南岸，是利用天然溪

河来作城濠即护城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其城墙于地表尚存约 1 公里，残高约 4——5

米，墙基厚约 6——8 米，据大理市文化局长杨吕泽先生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他

还见过此城墙部分表面垒砌有一层卵石，推测当为保护城墙表面之用。 

5  南诏在洱海坝子都城防御体系的归纳及阶段划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诏在洱海坝子先后构筑了多重防御设施，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严

密而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其目的当然首先是要确保都城的安全，其次是要确保

洱海坝子这一南诏政权赖以维持生存下去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使南诏得以在此基础

上向四方发展扩张。 

洱海坝子的自然地理为南诏构筑这一完整严密的都城防御体系提供了绝佳的地形地势，

西有海拔达 4000 多米的苍山，东有海拔仅约 1970 米、时常狂风大作波涛滚滚的洱海，南有

急流奔腾的西洱河，山湖间的相对高差达 2000 多米，东南西三面皆为天险，将洱海坝子三

面包裹起来，形成天然防线（《滇略》云“点苍山……阴崖积雪，经夏不消”、“西洱河……

‘此水可当兵十万’”，可见苍山洱海的天险作用）
37
，至于北面，大自然也赐予南诏邓川城

及龙口城所在的这两块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这两处的地势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

守住了从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水陆要道。这样，洱海坝子四面皆有险可守，再加以陆上重重

设防，逐城防守，可以说确实固若金汤。  

当然，这一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是随着形势、时间的发展

变化而不断充实完善，分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在刚基本统一洱海坝子之初而尚未建政之时，面对北面吐蕃和北逃之河蛮的

威胁，南诏马上新筑龙口城，筑就了北面的第一道防线；不久，又击溃三浪诏的进攻并乘胜

追击夺取了邓川城，邓川城取代龙口城成为北面的第一道防线，龙口城退居为第二道；在上

述两道防线的基础上，此时唐朝已册封南诏，遂先增修扩建太和城为都城，然后由于大厘城

是南诏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的都市，也会对其进行增修扩建，既可保护大厘城自身及为到此游

玩而筑的南诏王室行宫，又可作为保护都城太和城的第三道屏障。这样，在天宝战争之前，

南诏在都城太和城以北先后构筑了三道防线，而南面则一道也没有，因为南面是其发祥地和

根据地，东面属唐朝势力范围，而南诏此时尚与唐朝和好，自然不需防备，也就无须构筑防

御设施。至于太和城有南北西三面环绕且极为坚固的城墙，此乃一国之都城所必需，而不是

专门针对谁的。此时期南诏在大理坝子以都城太和城为防御中心的的特点是仅防北面，防线

数为“北三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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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天宝战争后，南诏接受唐朝军队曾攻至太和城下的教训，新筑龙尾城，构筑

了南面的第一道防线以防御唐朝的军队，北面则因与吐蕃结盟而未变。779 年，异牟寻即位

后迁都大厘城，太和城自然成为新都大厘城南面的又一道防线，但实际上此时没有什么敌人

需要防御的，诏、蕃和好自然不需要防御，唐朝的统治范围已收缩至大渡河北岸，对洱海坝

子也早已构不成什么威胁，故此时期没有构筑新城，只是继承沿用原防线而已。此时期南诏

在大理坝子以太和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其特点是也考虑南面的防御，其防线数为“北三南一

（或二）”。 

第三阶段：由于诏、蕃联军攻西川失败，在与吐蕃有了积怨并从大厘城迁都阳苴咩城的

情况下，为了防御来自北面吐蕃对新都城阳苴咩城可能的威胁，南诏在原已有邓川、龙口及

大厘三道防线的基础上，又新筑三阳城为第四道防线，南面仍为龙尾城及太和城两道防线，

这一时期以新都城阳苴咩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其特点是南北两面都防，其防线数为“北四南

二”。 

至此，经过三个阶段的苦心经营，南诏在洱海坝子的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终于

构筑完成，从 737 年开始至 794 年之前完成，南诏为此前后花了半个世纪左右。 

兹将此都城防御体系的构筑过程、阶段划分、防御中心及防线重数简列如下： 

第一阶段  公元 737 年——750 年，天宝战争之前，都太和城，防线北三南无； 

第二阶段  公元 754 年——779 年，天宝战争之后，都太和城，防线北三南一； 

第三阶段  公元 781 年——794 年，诏蕃积怨时期，都阳苴咩城，防线北四南二。      

南诏在洱海坝子“北四南二”的都城防御体系从此定型直至公元 902 年南诏灭亡，并一

直为后来的云南白族地方政权大理国（大致与宋朝相始终）所沿袭，其中的几道城墙甚至直

到云南已为中央王朝统治的元明时期都还被加以维修加固以发挥其防御作用，足见其对后世

影响之深远 
38
。而在南诏时期，从史料来看，除了天宝战争期间唐朝军队攻入外，以后再也

没有外敌攻入进过洱海坝子。而唐朝军队之所以能攻入，与事态仓促及南诏原并不想（或至

少是暂不想）与唐朝为敌而缺乏准备有关。之所以以后再没有外敌攻入，一方面固然是南诏

已经强大，其统治范围已远较今云南还大，外敌被阻于数百千里之外，根本接近不了洱海坝

子，另一方面与南诏有一套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令别人不敢来惹也不无关系。 

6  结语 

从前所述可以看出，在洱海坝子的南诏这个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中，每城之间

不是孤立无援独自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城城相扣逐城防守的，其中心就是首先确保南诏都城、

其次是洱海坝子这个南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因而，对洱海坝子诸

南诏城址的研究应该是把它们纳入一体整体综合进行，而不是拆散孤立开来，因为它们之间

是相互关联的，每一座城址都是这个防御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份，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上所述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天宝战争之前第一阶段的以都城太和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

的北三南无、还是天宝战争之后第二阶段的北三南一、及至第三阶段诏蕃失和后以新都阳苴

咩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的北四南二（或北六南三），南诏所面临的威胁均主要来自北面的吐

蕃。对于南面，南诏似乎就未过多考虑有什么敌人需要防御的，即便是天宝战争后南诏在西

洱河北岸新筑了龙尾城，但也仅一道防线而已，就算后来南诏迁都大厘城和阳苴咩城，太和

城自然成为南面的另一道防线，南面也仅两道防线，只是北面的一半，就算有关史料记载确

实无误，北面加上北国、蟠溪里，南面加上关邑里，南面仍还只是北面的一半，看来仍未把

唐王朝视为会有多么大的威胁，换句话说，南诏根本就没有把唐王朝的威胁放在眼里，吐蕃

一直是南诏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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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诏在洱海坝子这个最后定型的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其防线重数现在的

考古发现有实物遗迹的仅六重， 加上防御的中心都城阳苴咩城亦仅七重；而《读史方舆记

要》中所言城名确凿的是九重，且并未包括邓川城在内（而邓川城是应包括在内的，它是这

个都城防御体系中北面最关键的一重），如加上邓川城则应为十重城，但现在考古发现有实

物遗迹的仅七重，如有关史料记载确实无误而不是凑数以九言其多的话 ，那另外三重（南

面的关邑里、北面的北国、蟠溪里）则有待于以后田野考古工作的发现了。如果确有此三城，

那这个以阳苴咩城为防御中心的多重防御体系就不是“北四南二”，而是“北六南三”了，

刚好是九重，如加上阳苴咩城则为十重。 

不管是七重还是十重，如前所述这些城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防

御体系，前人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故才有“九重城”之说。“九重城”一名从现有史料

来看最早见于明代，但窃以为此名出现的时代应当更早，或许应在南诏中晚期，即公元九世

纪，因为之所以称“九重城”，可能即是南诏统治者对此防御体系坚固的自我炫耀，而就一

般而言，后代之人很少有对前朝的人、事、制度等大加夸赞的。那为何此称呼不见于明以前

包括南诏时期的史料记载呢？众所周知现存的南诏史料少得可怜，基本上仅唐代樊绰的《云

南志》和新旧《唐书·南蛮传》而已，新旧《唐书·南蛮传》又主要依据《云南志》而撰，

《云南志》又主要抄自唐代袁滋的《云南记》，袁书早已佚，其所述南诏之事仅限于南诏前

期即公元八世纪，那时此防御体系刚建成不久，可能尚未有“九重城”之说，即便有此说因

正忙于与唐王朝修好可能也不便向中央王朝炫耀，袁滋也就不可能记入书中，之后南诏实际

上即又与中央王朝相隔绝，中央王朝对南诏中后期的情况一无所知。元王朝虽然恢复了中央

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和控制，但由于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助元平定云南有功，大理地区仍单独

设立有由原大理政权段氏世袭的大理国总管来统管滇西地区，俨然国中之国，有关南诏、大

理地方政权的大量档案史料仍密藏于总管府内外界不得而知。进入明代，总管府虽然被撤消，

但总管府内的文献档案多数出于摧毁地方民族文化以利统治的需要，被明军纵火焚毁，“沐

英始至云南，尽取其图籍焚之”
39
，只有少数散落民间，故正史中不见“九重城”之称，仅

在少数稗官野史中简略提及。 

因此，窃以为对大理洱海坝子南诏时期的这些城址既然如前所述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

整的防御体系，一个体系总得有个名份或称呼，那么还是应该还此防御体系的历史本名“九

重城”这一传统称谓，起码以九言其城多嘛！但需要澄清的是，是整个洱海坝子（包括邓川

城在内）都城防御体系的“九重城”，而不是“阳苴咩城……城有九重”，因为此多重防御体

系不仅是保证都城阳苴咩城的安全，还要保证整个洱海坝子的安全。当然，也可能“阳苴咩

城……城有九重”中的“阳苴咩城”是对整个洱海坝子南诏诸城址的归纳或是“九重城”的

别称，倘如此，那又另当别论了，但现在还无这方面的证据。 

洱海坝子如北从邓川城算起，再南至西洱河，其南北长约 50 公里，其东西最宽处约近

8 公里，总面积约 500 多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近 300 平方公里。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

自北面吐蕃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都城及整个洱海坝子这个南诏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

南诏政权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分三个阶段构筑了如此一个平均每隔 5 公里就有一座城的独具

边疆民族地域特色又规模巨大完整严密有效的“北四南二”（或“北六南三”）的都城防御体

系——九重城，这在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史、城建史上恐怕是极为罕见的，况且此防御体系

位于西南边陲一隅的偏僻之地且是由所谓“蛮夷”的云南少数民族构筑就更显珍贵和难得，

这正是其历史意义及研究价值之所在。如果这些城墙至今都还全部完整保留着，倘乘飞机从

空中鸟瞰俯视，那将会是多么的宏伟壮观和气势磅薄，真令人有叹为观止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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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fense system of Nanzhao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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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ense system of Nanzhao capital, points out that this system was 

particular in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defen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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